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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厥碑铭中的鞑靼

突厥是亚洲北方一个强大的古代民族，因其初期主要活动于

阿尔泰山一带，阿尔泰山亦称金山，形似古代战盔，俗称“突厥”，故

以此命名。

后来突厥之疆土扩展至鄂尔浑河流域，东至辽海，西达里海，

南到阿姆河，北越贝加尔湖。在征战过程中，突厥又相继兼容了许

多北方部落与民族，其中亦包括塔塔尔族之前身鞑靼。

隋朝时，突厥内部纷争不断，可汗始波罗与达头将突厥分裂为

东西两部。西突厥占据着东西方交通要道及广大的中亚地区，鞑靼

则是西突厥汗国统治下的一个重要的部族。

唐朝时突厥逐渐衰亡，而鞑靼却日益强盛起来，他们自称为

“三十姓鞑靼”“、九姓鞑靼”。宋、辽、金时，除了鞑靼本部以外，又称

漠北的蒙古部为“黑鞑靼”，漠南的汪古部为“白鞑靼”，以及森林狩

猎部为“生鞑靼”。据考，塔塔尔人之先祖为“颜貌稍细”的所谓“白

鞑靼”者。

早在南北朝时，古代鞑靼人与其他突厥部落就逐渐西迁至乌

拉尔山脉与伏尔加河流域，相继与当地操芬兰一乌戈尔语的部分

民族、突厥后裔布加尔人、巴什基尔人以及奇卡察克人融合，后被

称之为“新布加尔人”或“喀山鞑靼人”。

沙皇时期，俄国文献将伏尔加河流域、西伯利亚及乌拉尔山以

西的广大地区内操突厥语的民族均称之为“鞑靼人”。自 年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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俄国沙皇伊凡四世率兵血洗喀山城，攻克了阿斯特拉罕城，征服了

西伯利亚鞑靼汗国后，塔塔尔族先民一直受着俄国沙皇的黑暗统

治与压迫。

年，克 加斯珀拉勒与喀山鞑靼里米亚鞑靼人伊斯迈尔

人尤素福 阿克丘拉、阿塞拜疆鞑靼人托普丘巴舍夫在一起创建

了“俄罗斯穆斯林同盟”。

年 月，俄国各地鞑靼人汇聚在喀山参加此地召开的穆

斯林联合大会，庄严宣布“俄罗斯中部和西伯利亚的穆斯林 鞑

靼人实行文化自治”。

月 日苏联正式成立鞑靼苏维埃社年 会主义自治共

和国，该共和国内的鞑靼人和分布散居在邻近的巴什基尔自治共

和国、阿斯特拉罕、克里米亚、中亚等地的鞑靼人均被称之为苏联

现代鞑靼人。

世纪初，因为沙皇俄国的残世纪末至 酷压迫与残害，许

多鞑靼人背井离乡，自谋生路，陆续从乌拉尔山与伏尔加河流域迁

入我国新疆，定居在伊宁、塔城、阿勒泰、奇台与乌鲁木齐一带，被

称为“塔塔尔”，在与当地民族的共同劳动与生活中，逐渐形成了独

具特色的民族 塔塔尔族。

由于古代人口数量较之其他民族少得多的塔塔尔族迁居我国

时间较短，在我们发掘整理研究该族民俗文化时，可供利用参考的

文献资料极为匮乏，在此种情况下，我们只得求助于丰富的突厥碑

铭得以证实与补充。

世纪以来，在中亚地区陆续发掘到的大批自 古突厥汗国的

碑铭文献，是探究突厥部属塔塔尔先祖历史、地理、文化与民俗的

极为重要的资料。

尤其是在蒙古巴颜楚克图发现的暾欲谷碑，在鄂尔浑河流域

和硕一柴达木发现的阙特勤碑与毗伽可汗碑更为我们窥视突厥与

鞑靼部族文化习俗提供了宝贵的形象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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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俄国考古学会东西伯利亚分会雅德林采夫率人考察

了这三块轰动世界学术界的突厥碑铭，事后他在《蒙古及鄂尔浑河

下游考查总结》一文中写道：

“非常坚固结实的花岗石，千百年来被侵蚀的情况表

明，它们已有千年以上的历史。碑上有前在西伯利亚其它

地方也曾发现的谜一样的卢尼文（即古代突厥文），在边

上和背面并刻有契丹字（系指汉文），如果这是汉文的话，

很可能就是解读另一种文字的钥匙。”

后来经过俄国学者拉德洛夫和丹麦语言学家汤姆森的研究解

读，终于使谜一样的突厥文大白于天下。尤使人感兴趣的是突厥碑

靼人的铭中有多处记载鞑 历史文化与风俗习惯。

突厥碑铭中提到参加可汗丧葬礼俗的祭吊者有吐蕃人、黠戛

斯人、契丹人，另外还有 靼人”。曾与突厥可汗东征西战，“三十姓鞑

屡建功勋的不仅有“八姓乌古斯”，还有“九姓鞑靼

从突厥碑铭得知，塔塔尔先祖鞑靼人的衣食住行、婚丧嫁娶等

生活习俗，在历史上完全从属突厥，碑文上的“三十姓鞑靼”与“九

姓鞑靼”，实际上就是指古代鞑靼民族的两大集团，前者分为 个

部落，后者则拥有 个部落。

我们从暾欲谷碑中一段文字洞悉，突厥，鞑靼人在历史上属狩

猎游牧部族，生活中非常讲究食用野味佳肴，尤其喜欢野兔与獐

狍。他们经常不断地举行节日庆祝活动与筵席，在一只只雕琢精致

的酒盏中盛满马奶敬献给尊贵的客人。

鞑　靼部族的突厥 广大牧民长年过着逐水草而游牧的生活，他

们频繁迁徙在亚洲北方广袤的杭爱山脉、塔米格河与鄂尔浑河流

域，放牧着牛羊马群，过着悠然自得的草原生活。

突厥、鞑靼人之所以能从弱小的部落发展成为称雄大漠与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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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的强大民族，首先因为他们有着强壮的体魄、坚定的意志，以及

拥有精良的座骑与上乘的进攻性武器。

突厥、鞑靼骑士们在历史上使用什么武器呢？阙特勤碑中提到

有“弓弩、箭头、响箭、甲胄、长矛、大刀、长剑、钺斧”等，其中“响箭”

是用手投掷的武器。

塔塔尔先民南征北战，能骑善射，异常英勇。碑铭记载他们在

战争中所用的刀、剑、匕首、长矛等兵器数量很大，骑士们所乘马匹

都要披挂金属、皮革制成的头盔、甲胄与马衣，从此可见突厥、鞑靼

部族中有许多能工巧匠，如铁匠、木匠、皮革匠、金银匠等，其制作

兵器与马具的工艺水平很高。

突厥碑铭中涉及到有关可汗及部将的殡葬风俗处，文字非常

形象生动。阙特勤碑中记录了各民族使节向已故可汗所进奉之祭

品，其中有丝绸、珍宝、金银、香檀木，另外还有良马、黑貂、兰鼠等，

碑铭记载：

“他们哭吊和举行葬礼。前来参加葬礼的诸百姓都剪

去了头发，划破了耳朵、面颊。”

此种死者亲属“以刀剺面”“、血泪俱流”“、蓄胡断发”的丧葬风

俗不仅存在于古代突厥、鞑靼人中，本世纪四五十年代亦曾流行于

地处边远的塔塔尔族民间。

通过突厥碑铭与《隋书 契丹传》我们可知三十姓鞑靼、九姓

鞑靼“其南者为契丹，在北者号室韦”“，分为九部落，绕吐纥山而

居。”其位置大致在兴安岭以西地域。此与蒙古部族兴起时的塔塔

儿部活动范围完全相吻合。

总而言之，古代突厥碑铭的发现与解译对亚洲和我国北方民

族文化研究具有无可估量的价值。早在 年荷兰学者魏津曾在

《北部和东部鞑靼利亚》一书中就论及过古代塔塔尔人与突厥碑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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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关系。

在魏津之后，人们陆续从中亚七河流域、叶尼塞河，及中国新

疆、甘肃、亚洲蒙古与东欧一些国家与地区出土了近百块突厥碑

铭，为我们提供了更为重要的鞑靼人研究资料。

我们深信，当科技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允许学者们对神秘的

突厥碑铭及突厥鄂尔浑一叶尼塞文进行更为深入的研究时，塔塔

尔族民俗文化历史的面纱将会最终被全面揭开。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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突厥石人与婚丧民俗

文化人类学家与考古学家在古代塔塔尔人活动过的阿尔泰

山、杭爱山与兴安岭以西及漠北地区发现过许多大型突厥石雕人

像，这些古代石人都是选用整块岩石凿雕而成。

屹立在大漠与草原上的突厥石人，从外形来看，有的雕凿出全

身人像，亚洲草原人种脸型与身躯生动而逼真，一双细长的眼睛和

高高的颧骨及宽鼻梁，上唇处刻有两撇富有情趣的八字胡须；有的

却具有典型的欧罗巴人种特点，连鬓胡须、深目、高鼻、头颅较长，

身穿翻领大衣，腰系宽带，右手高举杯盏，左手扶持腰部佩剑；有的

则仅仅在大圆石上浅刻几条细线，以粗略地显露出脸型与眉眼的

轮廓。

突厥石人中亦不乏女性石雕石人像，圆脸、细目、头梳发辫、颈

挂饰带或项链、胸前两个乳房隆起，双手自然交叉于腹部，身上衣

物佩饰历历可数，多呈忧愁悲哀状。

突厥石人经过古代突厥 鞑靼部族能工巧匠的精工雕凿，俨然

成为一尊尊精美绝伦的原始民族工艺雕塑品，它们经过千百年的

岁月风雨剥蚀，仍然巍巍屹立在草原大漠，向后人娓娓述说突厥及

鞑靼人不凡的经历。

国内外专家学者称石人为“森塔斯（”即“力量强健者”之意）。

突厥石人一般都竖在死者墓冢石堆前，有人考证它是死者形象，然

而有人则认为此为杀人石。《隋书 突厥传》载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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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男女咸盛服于葬所，有死者，停尸马上而焚之，取

灰而葬，表木为萤，立屋其中，图画死者形仪，及其生时所

战阵状。尝杀一个则立一石，有至千百者。”

据考，古代有些突厥可汗在死时葬毕，要让工匠雕凿一批石

人，俗称杀人石。于墓前立石树标，其石多少，要依死者生平杀人之

数，若死者生前战功昭著，亡后墓前则树杀人石成百上千，以示赫

赫战绩。

另外，死者下葬后，墓前还刻绘其生前容貌及生平所经战争情

境之图画。阙特勤汗死后不仅立碑、刻石，还在陵墓四壁画其生前

征战业绩之图。

在西域与中亚一带，因为自然条件与文化环境之关系，至今于

广袤的山区草原遗存着大量突厥石人，他们经历了千百年冰霜雨

雪与风暴，至今巍然屹立，向后人述说着突厥人及鞑靼人的历史沧

桑。

在古代塔塔尔人活动的地方，突厥石人分布广，数量多，堪称

亚洲北部一大古代文化奇观。据不完全统计，仅额尔齐斯河上游地

区就已发现 尊石人雕像，阿勒泰市辖地占 件，其中或为浮雕

型，碑状型的面部与半身凿刻，也有持物的整体人形凿刻。在伊犁

尊，特克斯有 尊，博尔昭苏有 尊石人，霍城有 尊，伊宁有 塔

尊，昌吉回族自治州的吉拉蒙古族自治州温泉县发现有 木萨尔、

奇台、以及巴里坤沿天山一带出土有 尊突厥石人凿刻雕像。

昭苏县境内夏塔乡科达尔沟口的 尊石人为一女一男，女石

人像，高 米，宽 厘米，头部、眼、耳、口、鼻十分清晰，石人厚

唇、方口，栩栩如生。男石人像，高 厘米，头部、厘米，宽 面目

雕刻，蓄有八字胡须，观之非常生动逼真。昭苏小洪那海石人，身高

米，系用花岗岩雕刻而成，头部著冠梳辫，垂辫于腰际。昭苏阿

克牙沟口 尊石人，南北成列，兀立草原上，南面的一尊高 米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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厘米，仅用线条刻出宽 头部；北面的石人用长方条石雕琢而成，

米，高 宽 厘米，横眉、三角眼、长鼻、合字口、胡须作八字开。

此石人身着圆领开襟袖衣，右手抚刀，刀鞘脱落在地，左手置于胸

前，手中托一酒杯，堪称草原突厥石人精品。

霍城县境内的小麻扎库 厘米，宽鲁斯发掘到的女石人，高

厘米，两手合抱一物捂脐厘米，厚 下，胸前凿雕出一对丰硕

突出的乳房，面部、眉、眼、鼻、口轮廓清晰，四肢躯体圆润柔和，极

富美感。霍城县萨尔布拉克余发现的一尊石人，用花岗石雕刻而

厘米，宽 厘米，宽圆脸，高颧骨、高鼻梁、成，高 五官端正而

清晰，他左手捧杯举至胸前，右手持一短刀弯至腰际，石像下侧还

雕刻一只猎狗，刀法准确精细，突厥石人雕像庄重、威严、其神态动

作呼之欲出。

在中亚地区叶尼塞河流域亦发现大量突厥石人。现阿巴坎博

物馆即珍藏着该地域发掘的 多尊石人雕像，均为突厥时期的石

刻作品。如从希尔湖运回的一尊半身雕像，有着弯曲状的胳膊，隆

突的肚皮，兽齿啮咧，其头部还有公牛的嘴与耳朵，额上嵌有第三

只眼睛，形似太阳。从勃尔加诺乌卢斯运来的石柱上部凿有一尊非

常简单、极图式化的石人雕像，其下部则刻着一个复杂的、幻想的、

带有动物耳朵与嘴的雕像。来自白尤斯河草原的突厥石人其上凿

刻着一个很大的具有幻想色彩的假面具，上竖有兽耳、兽角，还有

三只怪诞的天眼。

据突厥文化学者介绍，叶尼塞河流域还出土过一些羊头牛首

浮雕面具，以及其他飞禽走兽面具，雕刻着女人脸形图案的骨板，

以及披长发、系耳环的滑石女雕像。突厥石人所饰凿刻成复杂的假

面具图像，它们有用线条表现出的三只眼、额头、鼻子与下巴。其头

顶上凿有极其复杂的头饰与“王冠”。苏联女学者瓦捷兹卡娅曾著

文描述这些草原上的突厥石人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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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张着大口，伸出长舌，獠牙外露，模样极其凶狠，当

地的居民称这些石人为‘石像’、‘偶像’、‘神像’、‘老妪’

等等。人们常在这些雕像面前举行祭祀，把食品供在它们

的脚下，把酸奶、奶油、动物的血，以及菜油抹在它们的嘴

上，人们围绕着这些雕像跳着祭祀仪式中规定的舞蹈和

唱着祭祀仪式中规定的赞歌。”

据史书记载，塔塔尔先 靼人的丧葬仪式非常隆重祖突厥人、

而考究。死者停尸于帐中，其儿女、子孙及亲属都要各杀牛羊马，陈

列于帐前祭祀，亲属俱绕帐走马七圈，其中一人则至帐门用刀剺面

痛哭，血泪交融汇流，如此须七次方止。

将死者安葬后，亲属要择日将死者平素所乘座骑与经常使用

之物，与尸体一起焚毁，并收其骨灰，待时而葬 若人春夏季死，候

草木黄落时葬；如果秋冬季死，则要等到草木茂盛时挖坑埋葬

在埋葬死者之日，亲属要立石树标，将祭献的羊马头挂在石标

上，然后则是走马绕行，剺面痛哭，为了表示生者对死者的悲痛之

情，有人还割耳削发致哀。

塔塔尔先祖葬俗与邓子琴《中国风俗史》中“回人丧礼”相似：

“回俗，凡遇将死之人。子女之于父母，妻之于夫，持

服四十日，或百日不剪发，不华衣。封土为坟，或长或圆，

形式不一，上饰马、牛、羊之角尾。春秋佳节，龠羊肉麇祭

于墓。”

《隋书 西突厥传》记载突厥人丧葬祭祀活动为：

“每五月八日相聚祭神，岁遣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

致祭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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至今，上述丧葬习俗仍在包括塔塔尔人在内的牧区突厥语族

诸民族中遗存，家中死人后，亲属将其乘骑杀后祭献坟墓。若夫死

妇皆毁容，以抓面流血为戒，否则被人耻笑，以为无情面。若父死儿

女则伤面或蓄胡须，以表哀伤。每逢宗教节日、传统祭日，塔塔尔人

则扶老携幼前去圣陵、坟墓祭祀

塔塔尔先祖的婚姻文化习俗，在突厥历史文献里亦有记载。如

陈诚、李暹《西域番国志》载：

“又其记当地婚姻及服饰有云：婚姻多以姊妹为妻

妾，为一门骨肉至戚，虽同祖兄弟姊妹，亦皆得为婚姻，至

于弟妻兄妻，兄娶弟妇，亦其常事耳。”

突厥、鞑靼人同其他民族一样，经历过原始内婚制向外婚制的

过渡。因受传统习俗的影响，青年男女逢年过节，都要盛装美饰，会

于祖先所葬处，吟唱歌舞，选择配偶。

在传统聚会场所，如果男子爱上某一女子时，则返回家派人去

求婚，女方父母一般不会拒绝。这种择偶方式为游牧生活所决定，

因男女之间平时没有社交的机会，如此选择求偶可谓天经地义，充

分反映了突厥人草原生活之特点。

突厥、鞑靼人还有收继婚的习惯，要是父、兄、伯、叔死亡，其

子、弟及侄可得后母、嫂子、伯母和叔母为妻。历史上突厥人收继婚

有时是强制性的，此种婚姻制度有效地保持和巩固了部落与家族

西突厥的稳定。如《隋书 传》载：

“泥利可汗卒，子达漫立，号泥撅处罗可汗，其母向氏

本中国人，生达漫，而泥利卒，向氏又嫁其弟婆实特勒。”

据吴蔼宸著《新疆纪游》中介绍，包括塔塔尔族在内的牧区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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厥语系民族，过去曾实施婚嫁之“踏水礼”：

“其婚嫁之礼，惟同乳不论婚，媒妁入女家，议定财

聘，即偕其家长为踏水之礼，一经踏水，即无翻悔，女家可

时索银、畜，交价逾半，得入女家同食同寝，俨成夫妇。”

无论是丧葬还是婚嫁都是人生极有意义的祭典仪礼，它作为

民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，伴随着社会形态与制度的演变而不断

变化，对旧习俗中积极成份有所继承或改造，陈规陋习有所遏制摒

弃。如今的突厥语系民族在继承传统文化的基础上移风易俗，使婚

丧嫁娶风俗习惯更加文明进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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狼图腾与自然崇拜

古代塔塔尔人因为长年繁衍生息在大漠草原或崇山峻岭之

中，利用自然赋予的丰硕果实，长期过着原始狩猎游牧生活。无垠

的草原，高耸的山峦，逶迤的丘陵，纵横交错的河流，给塔塔尔人提

供了广阔的生存空间，也赐予他们许多自然崇拜与图腾崇拜对象。

塔塔尔先祖与许多其他民族一样，历史上曾对自然界不理解，

既依赖又恐惧的心理，使他们产生种种虚无的幻想，将自然界误认

为像人一样，具有喜怒哀乐的情绪，有感觉、意志和生命，从而产生

万物有灵观念与原始宗教。

太阳由于给人以光明和温暖，因而首先成为塔塔尔族与其它

突厥语民族普遍崇拜的对象。另外，月亮亦同样成为他们祭祀的自

然崇拜物。

在草原牧区，每当新月初升，塔塔尔女子自然会面向月亮跪

拜，男子则面向月神肃立，双臂伸直，手心向里，凝神静心作祷告。

塔塔尔长辈亦经常对着月亮默立，多为孩子与亲属们祝福。

塔塔尔人对月亮的崇拜，逐渐延伸为对生命价值与纯洁情感

的深刻理解，自新月被阿拉伯民族移作清真寺顶上的教徽后，塔塔

尔族穆斯林更为虔诚地祈祷，以求神灵保佑，免除人生灾祸。

对于火的崇拜，在塔塔尔人的自然崇拜中占据重要地位，在他

们的原始生活中，火是不可缺少不可战胜的自然力。火一方面是熟

食和取暖之源，另一方面，火又是一种令人畏惧的超人伟力，故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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被人们崇拜为具有特殊力量的自然神灵。

在牧区，塔塔尔人把火视为力量与圣洁的象征，认为它真正具

有驱邪灭灾的神力。牧人病了，牲畜发生灾疫，则要在住房、畜圈四

周燃起篝火，企图借助火的威力驱逐病魔。

远方的客人来到病人的住宅，必须请他在进家门前跨越火堆，

以免给病人带来不幸。塔塔尔牧民从冬牧场转移至夏牧场时，必须

生两堆篝火，将牲畜从火中赶过去，认为如此才能保住人畜两旺。

昔日塔塔尔人举办婚礼，男女双方首先要进行传统的拜火仪

式。神职人员要为其吟唱祭火祝词，其内容充满了塔塔尔族人民对

大自然与火的崇拜与赞美之情。在此过程中，由夫方给新娘递过盛

满牛、羊油的碗，令其撒入帐房中央的火堆中，使其火势燃烧更为

旺盛。众人吟诗歌唱，祝愿新婚夫妇生活如同油火一样炽热。

除了自然崇拜之外，古代塔塔尔人还对各种野生动物加以神

化，并奉为图腾物。故动物崇拜在塔塔尔族人民生活中占据着突出

的地位。

在过去游牧狩猎生活条件下，凶禽猛兽的侵害，对于原始塔塔

尔人是一种致命的威胁，他们对于大自然的野兽始终处于既依赖、

敬畏，又对立抗争的矛盾状态之中，其结果是将一些动物奉为图腾

加以崇拜信仰。

“图腾”一词的语意，包含着动物的某个种类或自然物与人类

某个原始氏族之间有亲缘关系。塔塔尔先祖历史上曾对许多动物

有过图腾崇拜，甚至将其视为族徽。在大量氏族祖先神话与传说

中，狼图腾曾在该族原始宗教信仰中占据不可动摇的位置。

远古时期的突厥人曾视坚毅勇猛的狼为始祖母，传说中有许

多讲述狼作为神兽给予人以恩惠，给人带来大量牲畜，从而使人过

上富足生活的动人故事。

在《新唐书》、《周书》之《突厥传》中我们亦可看到突厥 靼人

狼图腾的记载，他们将本部族“旗纛之上，施金狼头”“。牙门树金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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头纛，坐常东向。”认为只有狼的灵魂随于身，方而战胜敌人，故“盖

本狼生，志不忘旧。”

《周书》卷五十《突厥传》中突厥人狼图腾的记载更为形象生

动：

“突厥者，盖匈奴之别种，姓阿史那氏，别为部落。后

为邻国所破，尽灭其族。有一儿年且十岁，兵人见其小，不

忍杀之，乃刖其足，弃草泽中；有牝狼以肉饲之。及长，与

狼合，遂有孕焉。彼王闻此儿尚在。重遣杀之。使者见狼

在侧，并欲杀狼，狼遂逃于高昌国之北山。山有洞穴，穴内

有平壤茂草，周回数百里，四面俱山，狼匿其中，遂生十

男。十男长大，外讬妻孕，其后各有一姓，阿史那即一也。

子孙蕃育，渐至数百家。居数世，相与出穴，臣于茹茹，居

金山之阳。”

在《魏书 高车传》中亦有同样记载：突厥可汗曾生有两位姿

容甚美之女，他欲“将以与天”，乃筑一高台，将二女置其上“请天自

迎之。”四年后，有一只老狼昼夜守在台下嗥叫，并在台下掘一洞

穴。其小女从台上下来后“为狼妻而产子，后遂滋繁成国”。

年外国考古学家在蒙古人民共和国发无独有偶， 现一座

突厥古陵墓及雕刻狼图腾之石碑。日本学者护雅夫报告说，碑上雕

刻，呈现一只母狼及其腹下有一人。显然这是有关突厥祖先狼图腾

传说的再现，足证此碑为纪念突厥的统治者阿史那氏族而建立。

另外在突厥古文献《乌古斯可汗的传说》中亦有突厥毗伽可汗

碑铭“吾父可汗之军有如狼，敌人有如羊”相对应的诗文：

“我是你们的可汗，

你们拿起盾和弓箭随我征战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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让族标成为我们的福兆，

让苍狼作为我们的战斗口号。”

在乌古斯可汗戎装征战生涯中，始终有一只“苍毛苍鬃的大公

狼”为大军引路，它“团结部众，激励斗志，崇尚勇猛”。引导乌古斯

世纪，大军打了一个个大胜仗。直到 突厥民族仍崇拜狼，据《突

厥语大词典》载，当人们为新生儿贺喜时，不问：“生男孩还是女

孩”，而习惯问“生的是狼还是狐？”

同样在塔塔尔历史传说与民间文学中也传承着对狼图腾崇拜

的痕迹。如一则著名的塔塔尔族动物故事中讲到，过去有三位兄

弟，老大与老二因为渎亵山之神灵白狼而被罚变为石头，老三因为

尊敬崇拜白狼而获得幸福。故事生动地表现了塔塔尔先民对狼的

图腾崇拜与禁忌观念。

狼的凶狠、残暴、坚韧、耐劳等强有力的进攻意识与生命力表

现，让生活在艰苦险恶环境的古代塔塔人惊叹、钦佩与羡慕，他们

为了生存与奋斗，必须要以凶禽猛兽的勇猛力量武装自身，而狼自

然成为其崇拜与仿效之物。

除了狼，塔塔尔先民亦曾崇拜过其它动物，如鹰隼类飞禽，熊、

豹、虎、狮等走兽。另外如家畜中的马，因善解人意，未卜先知，以神

奇本领帮助人战胜危难，故此塔塔尔人一直将马视为英雄的替身

与保护神灵。在民间传说故事中流传着大量歌颂与崇拜马的优秀

篇章。塔塔尔人对于美丽纯洁的天鹅有着特殊的感情，他们视天鹅

为爱情与自由的化身，并将其作为飞禽神灵来崇拜。过去在牧区，

塔塔尔人获得天鹅后，将鹅皮剥下来挂在帐房房梁上，以求神鸟保

佑全家平安。当孕妇分娩后，将天鹅羽毛烧成灰烬，让产妇吸入鼻

孔，或吹入婴儿鼻孔，以此来祈求母子的身心健康。

图腾崇拜是在自然崇拜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原始宗教形

式，它的存在使人们认为本氏族的祖先是由某种动、植物转化而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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